
●●●● ●●●●

8 风景· 刊绿海

在新旧交替的时节
有人怅悒于暗添霜发
我却眷恋，那光阴的锦缎
似珍藏一枚刻满故事的旧币
似呵护一朵绽放心间的落花
似挽留一抹消逝天际的晚霞

盈虚的月轮
在生命的苍穹几度沉浮
聚散的故事
在命运的舞台上成为寻常戏码
是风中飘飞又飘落的黄叶
是雨中闪烁又熄灭的烛火
是雾中隐现又迷失的路径

岁月哼着离歌，随风远去
频频回首，那被风揉皱的过往
如翻阅一本字迹模糊的相册
如聆听一曲余音袅袅的老歌
如踏入一条荒草萋萋的旧巷

且盼来年，双手再度相握
在记忆的荒原上诉说
岁月的柔肠
像两只孤舟，重遇在思念的海洋
像两片云朵，重逢在清澈的蓝天
像两颗行星，交汇在浩瀚的夜空

流年，仿若一位冷峻的画师
用彩笔勾勒聚散的轮廓
晕染生命的画卷
绘就这岁末
深沉而幽婉的诗行

深山行

冬日的细雨把山路泡软时
红豆杉正把年轮裹进新绿
像守林人藏起的日记本
每片针叶都写着不褪色的秘密

枫树该是喝了过量的蜜
醉得把叶脉染成胭脂
风一摇，就有碎红跌进溪流
给游鱼的梦镶上金边

翠竹总爱在雨中说话
每节竹骨都绷着清亮的韵脚
它们把影子叠在青苔上
让杂草丛生的角落
也长出星星点点的秩序

飞瀑是山最疼的孩子
从崖上跳下来时还哼着童谣
溅起的水花忙着亲吻岩石
将它粗糙的纹路，化作温柔的诗行

蜂巢稳稳地高悬在枝丫间
像母亲缝在衣襟上的纽扣
里面住着千万个金黄的黎明
连雨珠落上去，都轻得像句祝福

我不敢踩响脚下的落叶
怕惊醒附近溪流里沉睡的云
最好的守护从不是占有
是让每滴雨都能找到安稳的归处
让每片绿，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检察院）

岁末偶感（外一首）

赵敏

那是个周一。我正准备像往常一
样泡杯茶，翻开卷宗写调研报告，没
承想，去文件柜取卷宗转身的瞬间，
眼角眉梢处骤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
痛——文件柜门那锋利的金属边，不
偏不倚地剐到了我的眼睛。

起 初 ， 只 是 感 到 火 辣 辣 地 疼 ，
我便没放在心上。可没过多久，那
痛感渐渐蔓延开来，整个左眼都成
了血色，眼前像蒙了一层厚厚的磨
砂玻璃，看什么都影影绰绰，还泛
着 诡 异 的 光 晕 。“ 没 事 的 ， 小 磕
碰。”我嘴上安慰着焦急的同事，心
里却隐隐发慌。去医院一查，医生
的话让我心里一沉：“角膜划伤，有
点感染，得立刻处理，这几天尽量
别用这只眼。”

一时间，原本的生活节奏被彻
底打乱了。习惯了双眼视物的清晰
世界，突然被硬生生地“捂住”一
只眼睛，那种失衡感远比想象中强
烈。睁眼、闭眼，本是我们生活中
再 寻 常 不 过 的 动 作 ， 可 受 伤 以 后 ，
每次睁眼、闭眼都带着一股钻心的
疼，这下我才恍然大悟：若失去凝
视世界的窗口，脚下的路、心头的
底气，都要塌下来了。我们总在不
经意间忽视那些最寻常的事物，而
正是这份“寻常”，构成了生命最坚
实 的 底 色 ， 撑 着 我 们 每 一 天 的 日

子。眼睛受伤后，走路时需小心翼
翼，生怕撞上障碍物；吃饭时，眼
前 的 菜 盘 像 是 失 焦 的 印 象 派 画 作 ；
最头疼的是，没法查阅案卷、敲击
键盘，手头的工作瞬间停摆。

请了几天病假闷在家里，头两
天，我感到坐立难安，浑身的劲儿
都 没 处 使 。 以 前 总 觉 得 时 间 不 够
用，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可如今
被 迫 闭 上 一 只 眼 ， 大 把 时 间 空 出
来，我的心里却只剩下焦灼。想看
看手机新闻，但纱布遮着一只眼睛
戴不上眼镜，屏幕上的字像一群扭
动的小虫，怎么也辨不清轮廓。无
奈之下，我只得彻底闭上眼，学着

“听”世界：听听新闻联播，听听以
前下载的有声书。也是在这份“被
迫”的安静里，一些平日里被忽略
的声音，渐渐清晰起来。

那天下午，我正歪在沙发上养
神，妻子端来一杯温水。“慢点喝，
刚晾好的。”她的声音很轻，带着惯
常的温柔。以前，妻子也会在我忙
碌时给我递上一杯热水，我却习以
为常，有时甚至会因工作烦乱而只
是心不在焉地应一声。可那天，我
接 过 水 杯 ， 指 尖 触 到 温 热 的 杯 壁 ，
听着她洗碗时哗哗的水流声，心里
忽然一软——这平淡的日常，不就
是 最 踏 实 的 幸 福 吗 ？ 就 像 这 杯 温

水，不烫不凉，刚好熨帖，滋养着
我的内心。

母亲也时常打来电话，絮絮叨叨
地问我眼睛恢复得怎么样，叮嘱我按
时吃药，别操心工作。听着电话那头
熟悉的、带着焦虑的唠叨，换作从
前，或许我会嗔怪她啰唆，那天却觉
得格外暖心。我“看”不见母亲的
脸，但能想象出她紧锁的眉头和关切
的眼神。父母的爱，不就是这样吗？
平日里像一道不起眼的背景板，却在
每一个孩子需要的时刻，化作他们最
坚实的依靠。

因为眼睛不方便，女儿会在放学
回来后，主动给我读她的作文，讲学
校里的趣事。她的声音脆生生的，像
林间蹦跳的小雀儿。我闭着眼听，听
她讲操场上的追跑打闹，讲老师今天
穿的裙子颜色，那些鲜活的画面竟在
脑海里渐渐清晰，仿佛亲眼所见。是
啊，不用眼睛，用心去“听”，也能
感受到生活的斑斓。那些细碎的、平
常的家庭时光，此刻都成了我“黑
暗”中的光。

慢慢地，我的心静了下来。既
然眼睛需要休息，那就让它好好歇
着吧。我开始思索那些以前无暇细
想的事：我们检察官，整日泡在案
卷里，眼睛是最利的“刀”——字
句间辨是非，细节里挖真相。这双

眼，见过太多不公与罪恶，也见证
过正义的昭彰。从前我觉得，看得
越多、知道得越多就越好，可这一

“瞎”，倒让我领悟到：有时候，“看
不见”也是一种“看见”，看不见外
界的纷扰，反倒能更清晰地看见自
己的内心。

那些平日里让我心生焦虑的得
失计较、纷繁的人际牵绊，在眼睛
暂时“罢工”后，似乎都变得不那
么重要了。人这一辈子，本就是一
场 有 得 有 失 的 旅 程 —— 得 之 坦 然 ，
失之淡然，强求不来的，顺其自然
便好。就像这受伤的眼睛，再焦虑
也无济于事，唯有坦然接受，静静
调养。工作亦是这般道理，只要尽
力而为，问心无愧便已足够。“人生
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番意外，
让我更深切地体味到“无常”二字
的 分 量 。 世 事 如 棋 局 般 变 幻 莫 测 ，
人生似航船偶遇惊涛，从来非人力
所能全然掌控。我们总为一时得失
而喜悲，为眼前荣辱而动容，却忘
了将这短暂的瞬间置于广阔的时空
维度中审视——风物长宜放眼量。

同事小王来看我，聊起单位的
事。他说最近办的案子里，犯罪嫌
疑人一开始还狡辩，可在确凿的证
据面前，最终认罪服法。听着他兴
奋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

己 —— 那 种 通 过 努 力 让 真 相 大 白 、
正义伸张的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
无法替代的。作为检察官，我们坚
守的正道或许步履维艰，投机取巧
者或许能得到一时之利，但就像这
眼 睛 ， 一 时 模 糊 不 代 表 永 远 看 不
见，只要底子不坏，好好调养总能
重见光明。我们检察官的职责，不
就是守护这份光明吗？

两周后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
恢 复 得 不 错 。 拆 开 纱 布 的 那 一 刻 ，
虽还有点模糊，但眼前的世界一下
子 回 来 了 ！ 阳 光 透 过 窗 户 洒 进 来 ，
墙上的日历清晰可见。我贪婪地看
着这一切，看了又看——原来，能
清晰地“看见”，是如此幸福的事！

现 在 ， 我 的 眼 睛 基 本 恢 复 了 。
重新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熟悉的案
卷，敲击着键盘，我的心里却多了
份不一样的厚重。这份工作、这份
职责，因短暂的“失去”体验而更
显 珍 贵 。 我 会 用 这 双 “ 失 而 复 得 ”
的 眼 睛 ， 更 仔 细 地 审 视 每 一 个 细
节，更用心地感受生活与工作。因
为我知道：不仅要用眼睛看案卷上
的 文 字 ， 更 要 用 心 体 会 世 间 的 冷
暖 ， 守 护 好 心 中 那 份 光 明 与 正 义 。
这 大 概 就 是 这 场 “ 意 外 ” 赠 予 我
的，最珍贵的礼物。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用心去“听”，感受生活的斑斓
刘光明

田里的玉米收了，酸枣的叶子
落了，山里的荆条割了，最后一只
大雁消失在天际，故乡的冬天悄然
而至。

光秃秃的榆树、杨树、槐树，齐
刷刷地刺向湛蓝的天空。夏日里灵
动穿梭的鱼群不见了踪影，仅剩几
条白鱼，在没有河草荡漾的河中央
慢慢游着。清晨的西风在树梢间呼
呼作响，后院的梧桐树上栖着两只
斑鸠，它们追逐跳跃着，在鸣叫声
中飞向了远方。秋日收获的玉米已
经干透，五彩山麻雀紧盯着金黄的
玉米，久久不愿离去。冬日的乡村，
总回荡着脱粒机的阵阵轰鸣，空气
中弥漫开玉米须与玉米芯特有的
清香。父亲告诉我，明天就要降温
了，下午得去地里把白菜和萝卜收
回 来 。我 家 的 大 白 菜 早 已 缩 成 一
团，白萝卜也从泥土中拱了出来，
若是再来一场寒风，它们就会被冻
伤在地里，这个冬天便没了新鲜蔬
菜的滋味。偷听我们谈话的喜鹊翘
了翘尾巴，转身跃到一根能充分沐

浴阳光的树枝上。我坐在门口的石
头上暗自盘算：那个大雪纷飞的冬
日，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

那时，故乡的冬是从一场风开
始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大风裹挟着
冰霜呼啸而过，吹裂了屋后梧桐树
上的果实，小船模样的果壳互相碰
撞，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吹落了
村外白杨树上的残叶，枯黄的叶子
积了厚厚一层，原本枝繁叶茂的树
只剩下单薄的树干，和树干上那一
只只形似“大眼睛”的疤痕；吹破了
池塘表面那层薄薄的冰，岸上的芦
苇成了金黄色，白色的荻花四处飞

扬。风停之后，站在村口远眺，能看
见远处大蓝山的山顶上结了一层
白闪闪的霜，像极了海明威笔下的
乞力马扎罗山。淡淡的日光透过稀
疏的枝丫，投下斑驳的影子，一群
麻雀站在枝头叽叽喳喳，乌鸦则眯
着眼睛，仿佛在追忆秋天的模样。
向阳的墙根下，老人们穿着厚厚的
棉衣，坐在一起晒太阳，偶尔路过
一 个 年 轻 人 ，引 起 一 阵 短 暂 的 喧
闹，随后便又归于沉寂。

那时，故乡的冬是从一场雪
开始的。一夜大雪过后，东西南
北的山上都落了厚厚一层雪，放
眼望去，铅灰色的天空和暗白色
的大地连成一片，满目皆是苍茫。
水渠经过的小桥上挂满了晶莹剔
透的冰溜子，桥下则凭空长出了千
姿百态的透明城堡。两行浅浅的
脚印从垄沟延伸到田里，又从田
里隐入茅草丛中，那是觅食的野
兔留下的痕迹。下了一整天的雪
终于在傍晚时分停歇，这时，父
亲便会约上他的朋友，带上猎狗

和矿灯到山上抓野兔。据说冬天
的野兔格外肥硕，在厚厚的雪地里
跑不动，一旦被矿灯的白光笼罩，
只能束手就擒。但是父亲总说，晚
上抓兔子是顶危险的事，因为雪后
的山坡都是一个模样，走着走着很
容易迷路。不过，在我告诉父亲野
兔受到法律保护后，他就再也没有
抓过了。除了野兔，我还见过圆滚
滚的刺猬钻进灶台取暖，巴掌大的
鲫鱼密密麻麻地冻在河面，瞪着圆
眼睛的黄鼠狼，抱着一枚鸡蛋窜回
细长的洞穴。

那时，故乡的冬是从深红色的
炉火开始的。寒风凛冽，家家户户
早早紧闭了大门。秋天从南山砍回
来的木柴早已晒干，一截截木头被
塞到炉膛里，火苗让生铁炉子的外
壁变得红红火火。我们一家人围坐
在火炉前，总想找点事做：比如炒
花生，从河边挖了干净的细河沙，
放 在 铁 锅 里 烧 热 ，再 加 入 花 生 翻
炒；找一个带破洞的铁盆，挑细长
的红薯放在盆下，用不了多久，红

薯也会被烤得焦黄香甜，流出暗红
色的糖稀。在温暖的炉边，一些悠
远的往事又被母亲翻了出来，母亲
常说起我幼时不愿上学，缠着她蹚
过齐腰深的河水去打枣的旧事，我
只得羞赧一笑。

该 返 程 了 ，父 亲 和 母 亲 将 鸡
蛋、香油与新鲜蔬菜一一搬上车。
行驶在太行山的高速路上，我望见
连绵群山，记忆中那原本葳蕤的草
木已然凋零，露出了大片的黄土地
与 大 块 的 岩 石 ，在 阳 光 下 闪 闪 发
亮。远远望去，似乎能清晰看见亿
万年前海洋中的泥沙在这里沉淀
的痕迹。我看到原本被树林遮蔽的
村落，露出了一片片蓝色的瓦顶，
瓦顶上升起缕缕青烟，牛羊在山间
的梯田上若隐若现，一只鹰在空中
盘旋。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了故
乡 的 玉 米 。故 乡 的 玉 米 是 个 好 东
西，它的秸秆可以喂牛，根可以当
柴烧，玉米粒可以磨成面吃，玉米
芯可以当柴烧，甚至可以酿酒。父
亲告诉我，故乡有一家酒坊就用玉
米芯酿酒，酿出来的酒很是醇厚，
正好可以驱走冬天的严寒。

再见，故乡的玉米。再见，故乡
的冬天。

（作者单位：山西省平遥县人
民检察院）

故乡冬韵
庞瑞波

北京是座四季分明的城市，分明
的不只是景色，还有韵味。于我而言，
秋 天 满 目 皆 景 ，像 浓 墨 重 彩 的 山 水
画；冬天线条疏朗，是一首值得再三
品读的禅诗。

都说北京的秋最美，可不是吗？
举目之处，或碧空如洗，观之则胸襟
辽阔，心神悠远；或白云舒卷，心绪随
之安闲怡然，满怀喜悦。蓝天下，银杏
绘就了一年中最美的画，满树金扇，
风静时，如同温暖的黄琉璃，散发着
微光；风起时，叶片如同翻滚的金色
海洋，牢牢吸住行人的目光。枫树、槭
树情深如许，红得热烈，像跳跃的火、
流动的丹砂，更像美人的醉颜、微风
吹拂的晚霞，绯红、橘红、赭红……层
层浸染，处处灵动，生命的热闹尽显
无遗。绿叶的层次也丰富了起来，镶
着或棕或黄的边，顺着风儿荡起了秋
千。秋色不负人，人亦不负秋。城里城
外、山上山下，河边路旁，到处都是赏
秋人，或驻足拍照，或席地而坐，或从
容 漫 步 ，或 呼 朋 引 伴 …… 无 论 做 什
么，他们的脸上都是笑意盈盈的，那
份“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欣然与畅快，
乘着风、裹着香，在北京城的上空轻
轻流淌。

可美好事物的脚步，总带着几分
不 等 人 的 仓 促 。还 没 将 秋 的 盛 景 看
够、品透，冬天便猝不及防地来了。一
夜西风过碧潭，满城青黄忽黯然。原
本 如 画 似 锦 的 银 杏 、煊 赫 炽 烈 的 红
枫、镶着金边的绿叶，转瞬便没了踪
迹，只留下疏枝横斜的老树，立在清
寒的天光里。初看时，总觉得这份景
致不再拥有热闹鲜活的美感，甚至透
着几分萧瑟的“丑”；可静心细品，才
发 现 ，这 繁 华 褪 去 后 的 模 样 ，深 具
内涵。

银杏的枝干清瘦银灰，以一种
极其严谨而优美的几何姿态，分割
着依旧湛蓝空旷的天空。仿佛秋日
里流淌的满目金黄只是一场梦，素
面朝天才是它本来的样子。褪去了
那身炫目的袍服，树下没有了熙熙
攘攘的人群，它反倒显出一种雕塑
般 静 穆 的 生 命 质 感 。 偶 有 几 只 寒
鸦，在枝丫间“呀”的一声，弹跳
一下，又凝住不动，更添了几分疏
旷与寂寥的禅意。枫树也有这般韵
味。它那周身的火焰早已熄灭，深
褐 色 的 细 瘦 枝 条 沉 默 地 指 向 虚 空 ，
像无数欲言又止的笔尖，仿佛是想
诉说秋天燃烧的记忆，又仿佛什么
也不愿提起，就这样默默地与岁月
相守。没有了夺目的红，它立在那
里，反倒与周围平凡的小树、苍茫
的 远 山 相 映 ， 生 出 一 种 奇 异 的 和
谐 。 绚 烂 是 它 的 姿 态 ， 而 这 沉 静 ，
或许才是它的本心。冬日里最令人
惊艳的，是春夏时节毫不起眼的杨
树 。 唯 有 在 冬 季 ， 大 地 繁 华 落 尽 ，
它们才显露出英雄本色。笔直光洁
的 树 干 ， 青 白 里 透 着 高 贵 的 银 灰 ，
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冲向高远
的天空。树冠下的枝条，是冬日天
空下最精妙的素描——没有叶子的
干扰，每一条枝，都那么清晰、果
决 ， 带 着 不 畏 严 寒 的 倔 强 和 冷 峻 。
那是一种何等简洁又何等丰富的美！

我久久地仰望着这些冬天的树。
此刻 ，没有盛景 ，只有萧索 ；没有丰
盛，唯余单调。秋日里那颗被色彩填
满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心，此刻被巨
大的“空”涤荡着、熨帖着，渐渐成了
一片澄明的虚空。可这虚空里，却并
非一无所有。我仿佛看见那奔涌的金
色浪潮，看见了燃烧的红色火焰，看

见 了 所 有 热 烈 过 的 生 命 ，如 何 安 然
地、清净地，回归到这本质的、宿命的
静默中，也隐隐看到了这静默深处，
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原来，秋的盛景里充满着“有”与
“色”的禅意，是“有花堪折直须折”的
酣畅淋漓，是“一年好景君须记”的琳
琅满目。而肃静的冬，是“无”与“空”
的旋律，是“致虚极，守静笃”的留白
与内观，是阅尽千帆后的平静恬淡。
没有春的滋养，便无夏的丰盈；没有
秋的极盛，便显不出冬的素简。那曾
在春风里招摇过的桃李，秋日里张扬
过的银杏，与这冬日里洗尽铅华的杨
树，本就是同一生命在不同乐章里流
淌的旋律。北京城的魂，便在荣与枯、
色与空、盛与寂的轮回间，被诠释得
如此深邃而安详。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狂欢
的秋、缄默的冬，原是两位无言的大
师，它们将生命的哲理写满每一片树
叶、每一根枝丫，盛景中藏着禅意，禅
意里映着盛景，彼此交织轮转，周而
复始，生生不息。它们说，不必急，不
必争 。天道有常 ，四季轮回 ；花木有
序，各有其时。如果生而为树，不必在
春夏与牡丹、荷花争艳，只需安静地
生长，到了秋季，便自有“霜叶红于二
月花”的惊艳。如果没有，也无妨，绿
叶渐黄虽只是寻常一幕，也是大千世
界里不可或缺的气象。到了冬天，一
身遒劲的枝干，褪去浮华，尽显风
骨，更是世间最质朴也最珍贵的景
致。循着自己的节奏，从容生长、安
然绽放——这，就是最好的风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它们
说，不必怕，不必躲。若没有风雨
冲刷、烈阳曝晒、清寒侵袭，银杏
黄色的类胡萝卜素便不会显现，更

不会有璀璨如金的辉煌；枫叶也不
会产生大量红色的花青素，不会有
霜染丹红的炽烈。所以，不要畏惧
任何打击和困顿，那是世界在为我
们 的 人 生 调 色 ， 勇 敢 地 迎 接 它 们 ，
精彩的生命，从来属于那些能耐住
淬炼的人和物。

它们说，不必伤、不必悔。没有永
恒的景致，只有流动的岁月。别感叹
时光易逝、繁华难留，别抱憾一着不
慎、痛失好局，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凉风冬有雪，每一季都有绝妙风采，
起落盛衰，每一步都恰合时宜。更不
要让杂念与浮躁占满内心，困在万物

的表象里：花开则喜，花落则悲；成功
则得意，失败则沮丧。要让心沉至虚
静之境，跳出“一时得失”的局限，看
到表象背后的规律——成败不过过
眼云烟，花开花落皆是人生必然，豁
达一点、再豁达一点。

心量放宽，天地自宽。色与空看似
殊途，实则同归；有与无看似对立，实
则相生相伴；盛景与禅意互为表里，交
相辉映在每一座起伏的山岳上、每一
处寒暑的花开花落中、每一个聚合的
云卷云舒里、每一片柔情的秋风冬雪
里，“此中有真意，心闲自能取”。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

秋有盛景，冬有禅意
李萍

零下五度的清晨
霜花初绽
被窝依旧
藏着昨夜的暖

一串鸟鸣忽地在窗外响起
直接窜入耳朵
碎钻一样
散落在清冷的寂静里
啾啾 啾啾

这无畏的精灵
身披晨曦
你一言我一语
唤醒沉睡的大地

似冬日密语
声声催促
莫在冬日里僵硬蜷缩

这声声急切
携着春的希望
夏的炽热
秋的丰饶

我猛然看向大地
那凛冽的风，再也不惧

（作者单位：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检察院）

晨趣
王雪丽

冬
日
晴
空
下
，疏
枝
斜
映
湛
蓝
。

冬野 李海波/摄

2026年 1月 2日 星期五
编辑：高可 校对：侯静

电子信箱：lhfk7@vip.163.com


